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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0月 18日，我的孩子出生。孩子

小名叫米尼，这是我先生翻译的一本童话书

上，一只魔法小猫的名字。取这个名字，是希

望他他日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上找到一种

魔法，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回头看来，我们最

初对孩子带来的魔法的想象是很受限的，都

是非常物质的东西。但当我和他共度了3年，

我发现孩子真是有与生俱来的巨大魔法，这

种魔法也真正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我记得很清楚，米尼是出生第二个月时

开始下海的。从那以后，到他进幼儿园之前。

近三年时间里，几乎百分之九十的日子，他都

在海边度过，看日出，挖沙……在日复一日在

海边和波浪相对，和米尼相对无言的日子里，

我开始理解那些站着菩萨的小破庙、早出晚

归的渔船、闪烁明灭的灯塔，乃至海边小贩的

叫卖声、退潮时露出海蛎的岩石、湛蓝的波

浪，照耀无数岛屿的明月朗星等东西存在的

意义——它们对孩子的意义，对我的意义。

米尼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读图画

书了。我们读图画书时，经常进行“演读”。把

图画书当做剧本，把纸上的故事一个一个演

出来。比如，有个故事叫《月亮的味道》，说的

是小动物们一只一只搭梯子，抓天上的月亮。

我们就爬到很高的沙堆上，搭人梯，让他举着

小手去够月亮。

大概米尼一岁以后，我开始给他写童话。

之所以给他写童话，是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

童话，都离我们俩太遥远。可是，我们游玩的

地方，我们每天每夜所见，就是真正的童话乐

园呀。我很喜欢叶芝的《凯尔特的薄暮》、希梅

内斯的《小银和我》。他们写的是自己故乡的

传说，写自己邻近的际遇，写隐藏在家乡每一

条街道上的神怪，写自己命运里最朴素的日

常。但最重要的是，有最深沉的爱和最高的信

仰。我写不出这样的好故事。但怀着一颗妈妈

的心。我开始在每天米尼睡着之后，给他写

“妈妈牌”童话。写清晨我们看到的鼓着肚子

的浪花妈妈的故事，写由人的怒气集结而成

的台风爷爷，如何因为和小男孩米尼的周游

学会说“对不起”，写出售魔幻药水的海巫婆

和开望海咖啡厅的老海龟，还有希望成为渔

民 出 海 、体 验 真 正 苦 难 的 破 庙 里 的 老 佛

像……所有的这些故事、这些神怪，都在我们

家周围方圆三公里的地方。这里是米尼每天

经过的地方，是他命定的家园。我希望他长

大后，生活在庸常的日子里时，回忆起他的

童年，有美妙的海的气息，有他走过的每一

步路。

当然，这些都仅仅是我的愿望。我不能预

知他日米尼怎么回忆这段日子。但经过这三

年，魔法的的确确在我的心里盛开。我以前曾

经有点自责，我不能给孩子一个大且永远坚

固的大城堡，一个首都 CBD 的学区房，我不

能带着他定居国外……我甚至可以想象，20

年后，我的儿子会像我当初那样，执意离开

家，去寻找更猛烈更遥远的成功。但是，在这

段不断付出的育儿岁月之后，我感受到置身

家园的真正幸福感，找到了在这个时代对抗

拆迁挖掘机、对抗环球化、对抗流逝岁月的灵

魂里的定海神针。

就像我在一篇童话末尾说的那样，这样

每一天，走过同一片海，听到同一种涛声，对

我而言，都叫：拥——有——世——界。这段

话，我和米尼在海边预演过。当时，米尼坐在

对面的沙滩上，身后是群岛、晚霞和夕阳。直

到现在，我还听得到波涛哗啦啦哗啦啦在响。

我认为，一个人哭着来到世界上，总要

以笑的方式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与世界对

话，不然这个世界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我总

希望自己能与世界进行如火如荼的对话，

自己的笔尖会点击到人类最敏感的穴位，

让大众心旌摇荡，齐刷刷地发出一声凝重

的感叹。我感恩文学，文学滋补了我的生

命，使我在与世界对话时虽然血脉贲张，亦

能从容淡定、轻松自如，像走在自家菜园子。

30年前，我得以从田野走出，走进文

学殿堂。那一刻，我有了沉甸甸的社会担

当和雄纠纠的野心，总想练成绝活创造奇

迹。经验和教训告诉我，故事是文学领地

里一柄闪闪发光的魔杖，谁挚爱这柄魔杖

并且熟练地运用它，谁就有可能构建起美

轮美奂的艺术大厦。

故事这柄魔杖身上缀满一串串一簇

簇的钻石，这钻石就是各种艺术技巧和手

法。在我眼里，“突转”和“魔幻”这两颗钻

石亮度最高。世界多变，人性复杂，生命苦

短，人生无常，“突转”如影随形、无处不

在。“突转”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形式，它为

故事带来了惊奇之美。“魔幻”则能点石成

金，化腐朽为神奇，把人引进艺术迷宫，乐

而忘返。

尽管故事魔杖神奇瑰丽，可它终究只

是一种静态的图谱。倘若依谱编故事，还

不一定能编织出鲜活的故事。任何技巧

都是外在的形式，它是凭借内容起作用

的。我家乡流传着一句俚语：死谱活人

动。多好的谱都是死的，要靠人的灵性来

驾驭它。

民族资源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一

大优势，可是在没有盘活民族资源之前就

把它纳入故事，就是对优势资源的极大浪

费。我觉得，应该给民族资源注入一根精

神血管，让它不只是一种形式或者仪式，

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存在。注入血管

的过程，也就是深挖民族特色的过程。

畲族人喜爱彩带，彩带与日常生活密

不可分，犹如哈达之于藏族同胞。从表象

来说，彩带只是制作精湛的装饰品，是日

常礼仪用品和男女青年定情信物。然而，

我长期研究畲族文化后发现，小小的彩带

贯穿了整个畲族的发展轨迹，构建了山哈

（畲族人民）的精神家园。彩带是山哈向善

向上精神向度的象征物。于是我写了长篇

小说《彩带缠腰》，试图给彩带注入一根精

神血管，盘活民族资源，然后摇动故事魔

杖，用“突转”和“魔幻”的手法来编织这个

关乎彩带的畲族故事。

这部小说的创意是这样的：雷少普的

母亲原来要与同姓的男人结婚，这违反了

族规，于是他父亲抢亲。到雷少普自己成

家时，也是同姓结婚，原想时代变迁族规

也应该松动。没想到雷少普的新娘也被人

抢去了，而且抢去新娘的主儿正是遭雷少

普父亲伤害者的后代。自此雷少普一蹶不

振，几近崩溃。危难时幸得村里巫师雷小

仙以彩带作引子教他催眠术，火速唤醒他

的潜能。自此，盘、蓝、雷、钟四姓畲族先人

的光荣圣迹进入雷少普的视野之中，拯救

了他破损颓废的灵魂。

这个故事激励人们不断地把自身潜

能发挥到极致，创造生命的奇迹。故事里，

彩带无处不在，极大地拓宽了故事内蕴。

愿彩带在高天丽日之下飞翔起来，捎上我

的梦想和祝福。

我给彩带注活力我给彩带注活力
□□雷德和雷德和（（畲族畲族））

最初之力最初之力、、自然之力自然之力
□□粲粲 然然（（畲族畲族））

乡土乡土、、历史和心灵栖居地历史和心灵栖居地
□□钟而赞钟而赞（（畲族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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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区域是滋润文

学的天然温床。作为南方山地少数民族，畲族主

要分布在闽、浙、赣、粤、皖、黔、湘、鄂 8 个省区

的深山密林中，人口约70万，其中以闽浙为最，

赣粤次之，余为末。统观新时期以来的畲族文学

创作，其无论从创作成果还是队伍情况来看，也

恰恰符合这一特点，我将新时期以来畲族文学

创作的区域印象称之为“文学地理”。

福建的地理位置颇具特色，可用“依山傍

海”来形容。地理位置的“山”、“海”特点，从一定

意义上体现在新时期畲族文学“闽”域作家的某

种精神取向上，如雷子金的翻译文学，雷风行的

报告文学，雷德和、粲然的小说，钟红英的散文

和传记文学，钟而赞的散文和诗歌创作，以及雷

言钦、蓝统栋、雷云凌、雷云钊、钟琼奎、雷雨心

等人的散文和诗歌创作。除闽南的粲然、闽西的

钟红英、闽北的钟琼奎外，其余大多数都集中在

畲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闽东，包括雷德和、钟而

赞、雷言钦、蓝统栋、雷云凌、雷雨心等。

雷德和生于上世纪 50年代中期，是现今福

建畲族作家群里写作时间较长的一位作家。他

的文学创作之路起始于 1978 年，既写小说、散

文、报告文学，同时还有影视剧本问世。其中，以

小说创作质量最为稳定，其小说《永远吃香的

人》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中国作协编辑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作品选集·畲族卷》的“前言”，将雷德和

概括为“第一位专注于畲族题材小说创作的畲

族作家”。雷德和对畲族民族题材的发掘，体现

在《兰糟》《夜闯卑库山》《立家福》《红祖图》《立

事》等小说。这类作品统观起来，大多有如下特

点：一是立足于作者所生活的闽东畲族小山村，

如《兰糟》里的蛤竹村、《夜闯卑库山》里的南音

村、《红祖图》里的雷家岙等，都深深地烙刻上了

乡村生活的泥土气息；二是或多或少隐含着作

者现实生活的某种印记，如他初次发表作品、在

县文化馆当创作员、初次获文学奖、写《畲族志》

等真实的事件，都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三是具

有浓郁的畲族民族风情，这是他畲族题材作品

最大的亮点。这个亮点不仅体现在主人公姓名

的取舍上与汉民族有着显著的区别，同时畲族

风俗人情也浓郁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例如，对

民族的图腾信仰，不惜以全村人生命的代价来

给予保护和尊重；四月初八的“牛歇节”等生产

性节俗，以及畲民作为山地民族对土地、耕牛、

乡邻的情感，都在他的作品中有着生动的表达。

应该说，雷德和的小说创作饱含了对本民族的

深厚情感，他是一位有着清醒的民族认同和人

文情怀的作家。

粲然（钟怡音）是福建海洋文化的另一个书

写者。粲然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长期生活在

临海而踞的厦门，于 2002 年结集出版小说集

《季节盛大》。粲然的作品在区域设置上，大多定

位于沿海的某一个城市或某一处海滩；在人物

的选取上，她毫不迟疑地把主人公定位于十七

八岁的花季少女，她们对爱情和性充满未知的

想象，却叛逆、孤独、精灵鬼怪，还有一点小小的

狡诘。她们无论对朋友、对亲情、对爱情或对性，

表面看似若无其事，实则内心步步为营，这正如

《花非花》里的主人公“我”对希冀着“请你爱着

我，我也会爱着你”的男主人公“他”，在爱的最

颠峰时刻终于亮出她心中的那把剑，说：“这怎

么可能呢？我并不爱你。我永远是个征服者。”粲

然的小说语言繁复，对纷乱都市生活中反叛少

女的心绪有着生动表达。后来粲然一度淡出小

说创作，直到近年才又开始在儿童文学和散文

领域有所开拓，我看好她的儿童文学和散文，正

如看好她的小说创作一样。

应该说，福建畲族作家群体已逐渐显露出

他们各自的实力和特色。钟红英近年除出版画

家宋省予的传记《宋省予图传》外，还出版畲族

婚育民俗专著《南山畲韵》。她的散文创作大多

也沿着“书画”和“畲族”两个方向延展，如散文

集《莫问奴归处》以她工作生活的福州为视域，

写这一方土地的山水人文。另一部非虚构作品

《崖壁上的舞者》则选取畲族迁徙、发展史上 10

个富于特色的村庄，去写一个民族的前世与今

生。来自宁德的钟而赞，无论散文或诗歌，都显

示了不同一般的创作实力。尤其是他的散文，两

种分野十分明显：一类乡土气息浓厚，透出一股

来自其闽东乡野的清新气息，又有一股淡淡的

美丽乡愁；另一类集中在他的散文集《灵魂的国

都》一书中，历史文化气息厚重，充满智性与思

辨的色彩。此外，连江、罗源、建宁的一些畲族作

家对古典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如雷云凌的古

体诗、雷言钦的赋，都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龙泉的山哈（钟一林）、温州的蓝葆夏、景宁

的蓝明法等，他们在小说、散文、诗歌领域各有

开拓，为畲族文学注入了鲜活的元素。

山哈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1982年开始

从事文学创作，有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

本问世，是一个多面手。作为一位司法工作者，

山哈于 2003 年出版了为律师吕思源立传的传

记作品《江南一怪》。他2009年在鲁迅文学院读

书，取了个足以概括畲族人的笔名——“山哈”，

并由此开始了他围绕鲁院生活、畲族生活的文

学创作。比如，散文《花事》《鲁院歌者》《莪山纪

事》《畲客蓝儿》，报告文学《等待史图博》，小说

《追捕》等。这些作品中彰显着鲜明的民族意识。

畲族作家人数极少，除雷德和较早有意识地写

了一系列挖掘和表现畲族本民族人民生产生

活、风俗人情、精神状态和文化传统的作品外，其

他写作者的民族意识并不明显。从这个意义上

讲，山哈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

总体来说，畲族作家群中，散文的创作队伍

较为庞大。这个创作队伍，除专门从事散文创作

的作家外，小说、诗歌的作者也或多或少有过介

入。相比，畲族的小说创作队伍则显得十分薄

弱，目前，除前面提到的雷德和、粲然外，也只有

山哈近年开始努力往小说题材拓展。比如他的

小说《追捕》，坚实有力。他对警察生活的熟稔、

对畲族人精神道德观念的挖掘与展现，为其小

说增添了不少亮点。

来自江西的青年作家朝颜（钟秀华），可看

作是近年畲族作家队伍的一匹黑马。朝颜既有

畲族的血统，又长期接受客家文化的熏陶，又是

典型的“80后”知识青年。朝颜的散文写她的乡

村生活，写她的乡村教学、行政生涯，写她作为

一名现代知识女性对悠悠历史遗迹及青春期葱

郁生命的认知和感悟。这些作品大多文笔细腻、

思维慎密、行云流水，充满对生活、对生命、对人

类真善美情感的尊重与反思。这在社会日益浮

躁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福州大学教授钟伯清在《新时期中国少数

民族作品选集·畲族卷》前言中提出两个概念：

一是“畲族作家群”，二是“渐行渐近”。所谓“畲

族作家群”，即畲族作家虽然目前人数还不是很

多（约 20 人），但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足以用一

个“群”来称呼；同时畲族作家的族群意识也日

益加强，已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民族生活素材

的集体转向。所谓“渐行渐近”，则从作家年龄年

轻化、作品文学种类多样化、作品趣向民族化

上，都体现出“渐行渐近”的发展态势。这客观而

准确地概括了新时期以来畲族作家作品的总体

状况和发展趋势。假以时日，畲族作家队伍必将

越来越发展壮大，畲族民族文学必将越来越丰

富多元，畲族文化、畲族精神也必将在越来越多

精英人士的带领和助推下，在我国56个民族文

化的百花园中，焕发出它独特的璀灿的光芒。

畲族文学畲族文学：：聚成一团火聚成一团火
□□钟红英钟红英（（畲族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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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烧柴，家境一般的男孩，

无一例外都要进山砍柴。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

跟大我许多的孩子进远山，因为砍柴的人多了，

县城附近早已断了柴木。

烧柴是有讲究的，松树、杉树一类的枝丫虽

然富含油性，火头也旺，却不经烧；而苦槠、樟树

一类虽然耐烧，却因为水分太重不着火；惟独青

冈、冬青一类的硬柴，主杆笔直，粗细一般，好砍

好扎不说，晒干了火头又旺又耐烧。但青冈、冬青

混杂在杜鹃、野柿树中，要砍下来也是极不容易。

写作好比砍柴，刚开始的时候，满眼都是柴

火，等砍了些日子，就有了区别，再后来，上了山

并不着急，先是在树丛中钻几个来回，找朝阳的

坡，选那些粗细大小如小手臂的青冈树。

这些年，我的文学创作也如砍柴，由开始的

见事写事、见情写情，逐渐变得沉静理性。特别是

2012年，我参加了中国作协的“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深入浙江景

宁畲族自治县定点生活，完成了自我心灵回归的第一步。其间，通

过对畲民的生活、劳动、节庆的深入了解和对畲族文化的寻访，在

探究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上走出了坚实的一步。于是，我创作了中

篇小说《追捕》，并获得了2013《民族文学》年度奖。此外，还准备创

作长篇纪实文学《等待史图博》、长篇小说《往生》和长篇散文《高高

的敕木山》等。

这些年来，在民族题材创作上，我把去除符号化和碎片化作为

自己的写作底线。民族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常常会流恋于对民族文

化的表象追求，一定程度减弱了文学的深度、厚度。以中篇小说《追

捕》为例，我试图去探究人心、人性。小说写畲族，写畲汉关系，我没

有按常理去写，而是写一个汉族警察化妆追捕畲族逃犯的故事，通

过警察徐波“化妆追捕——照顾逃犯母亲——追捕无功而返”的显

线，完成了对警察人性美的塑造；又通过畲族犯人雷根发“越

狱——追捕——自首”的隐性描写，把一个越狱犯因为感动而改悔

自首的心理过程描述出来。在创作上，我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弱

化民族符号，小说刊出后，得到了一些好评。

自唐朝以来，很多畲族人迁徙至浙江境内，至今已生活了一千

多年。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畲族人民在福建、江西、浙江等红色

革命根据地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97年，时为福建省委书

记的习近平同志为畲族题词：“一族信史承前启后，六姓新篇继往

开来”。

作为民族作家，我们肩负着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责任，肩负

着传达民族心灵、民族记忆的责任，应该始终把“为谁写”、“怎么

写”作为文学创作的方向提醒自己，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

的作品。

2000年，办公室新添了一台电脑。空闲下来，我漫不

经心地敲打着键盘，一个中篇的开头渐渐有了一些眉

眼。我没经过自觉的、有效的构思，甚至并不清楚要让哪

些人在自己的笔下出现、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陆陆续

续写了七八千字，却不得不停下来。中断的原因，一是生

活积累的欠缺，二是工作的调动。而这一停就是6年，直

到2006年夏秋之间，一场超强台风正面袭击了我的家乡，

造成惨重的经济破坏和人员损失，我才重新翻出那一沓

旧稿，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中篇小说《台风，台风》。

《台风，台风》写的是一个农民的乖蹇命运，我不知不

觉中就把一些熟人甚至亲人的影子附着到小说人物身

上。他们生活在闽东北一个依山临海的村庄里，秀美、丰

饶，有着和岁月同样厚实的人文沉淀。它的人民恪守着

勤俭淳朴的传统，把生活过得平淡如水而又意味深长。

他们卑微如蚁，柔弱如草，又坚韧自强，以螳臂当车式的

执著对抗着悖逆的命运，还原人性的尊严。

事实上，我写得更多的是散文和诗，小说只是偶然为

之。之所以从《台风，台风》谈起，自以为它体现了我的关

注方向开始了转变，从原先的“青春式”烦恼和莽撞热情

转向对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审视和思考。一个人爱上阅读

和写作，我想一定与寻求心灵安宁有关。写于 2000年的

《台风，台风》开头，它没有像其他有头无尾的旧稿被扔

掉，是因为那些文字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一个盲点，仿

佛迷茫中本就有一处属于我的家园，现在它的那扇门正

在悄悄地向我打开。我开始有意识地去观察、探询、了解

家乡的风物人情、人文传承，这样便有了一组乡土题材的

散文和诗歌。我写村庄、人物、农事，写器具、民俗、草木，

寻找在岁月中不断积累不断沉淀的文明，似乎也在求索

自己的血脉渊源，寻找自己的心灵根系。这样的书写让

我感到一种悄然的温馨，给了我一种沉静下来的力量。

我涉及较多的另一类题材是历史。读史纯粹是因为

兴趣，这份兴趣可以追溯到儿童时代，那时获取历史知识

的途径主要是戏剧，十里八村每年都要请戏班来设台表

演，剧情一定以历史为题材。2009年秋，从网上下载了一

部版本可靠的“二十五史”，决定从头到尾好好读一读。

阅读总是伴随着思考，有点感想就随手敲敲键盘，几个月

下来，居然就有了 22 篇文章。这就是散文集《灵魂的国

都》的由来。在回头阅读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时，觉得在

时代背景和历史人物的选择和剖析上，似乎总是藏着现

实社会的影子和个人思想的困惑。看来，在潜意识里，我

相信现实和历史之间有一条隐密的通道，可以带我抵达

一个澄明宁静的处所，以安放自己的心灵。

我固执地认为，写作的源头和动力在于思考。“我是

谁？”“我这是在哪儿？”“我应该在哪儿？”这些问题常常困

扰着我们，带着我们去思考。对于我，由生我养我的一方

乡土，进而拓展到一个大国的历史，是我的心灵栖居地。

我将守在这片家园继续耕耘，并努力开拓新的精神领地，

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乡土的美、人情人性的美。

有一天我翻开毕业留言册，不禁

有些愕然。纸页泛黄，字迹却依然清晰

如昨。“祝你成为一名作家。”许多同学

不约而同地写下同样的一句话。为什

么不是科学家，不是一个好老师，难道

命运在尚未写就时便已初露端倪？

也许是一种宿命，我疯狂地痴迷

着一切有字的东西。家中仅有的几本

小人书，全都被我翻了个遍。接下来，

我挖空心思“盗”取父亲锁在柜子里的

藏书，瞅着开了锁，迅速地取上一本，

藏在枕头底下，一有时间就捧着读起

来，也不管是否能够读懂，囫囵吞枣、

半猜半悟，颇有些饥不择食的意味。

直到今天，我仍然会想起父亲珍

藏在箱底的几本手抄书。书是毛边纸裁成的，再用

纳鞋底的麻线装订牢固，封面粘一层厚些的蓝色

纸张，煞有介事地用大字题写书名——《古代神话

传说》，并以“之一”“之二”区分。也许为了节省纸

张，每一页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蓝黑墨水钢笔字，

不留一丝儿空隙。显然，这是父亲少年时的杰作

了。我女儿 7个月大的时候，被抱去医院打针，啼

哭不止，我指着墙上的字念与她听，她突然安静下

来。那一刻我很想流泪，有些东西就写在血液里，

你逃不掉的。

当青春在发梢里飞扬的时候，我开始迷恋诗

歌。我有一个由 10 本练习本装订而成的诗抄，上

面抄满了我所能找到的诗歌，点缀其间的，是时下

流行的明星贴纸。那时候，我的心中总是弥漫着素

淡的、无以言说的忧伤，我常常幻想着用自

己的温柔去抚慰一个远方的浪子，而诗歌

是我惟一能够抵达的路径。此外，在昆德拉

的小说里，我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在

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即便是残酷

的绞刑架，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而

写作，似乎成了抵达旧时光的最佳途径。

已经有很多年了，我掉进了一条在文

字里不断翻滚的河流，并找到了与世界沟

通的方式。当我在写作中回到小时候的村

庄，那些童年的苦难，那些草木和动物，那

些被清风灌醉的夜晚，那些无数次进入梦

境的月光，一次次地奔涌而出。我就像一个

在笔尖上舞蹈的人，停不下我的脚步。我发

现世界上每一个事物都潜藏着许多秘密，

它们容易让我们忽略，甚至看不见。通常，我们所

知道的只是事物表象，是让我们动感情的那一部

分，没有引人思索的余地，写作让我的内心世界与

它们一一对应起来。

于是讷言者安静地蛰居在家，写下乡村在我

脑海中固有的形态，写下世事留与我或温婉或冰

冷的印记，写下行走于路上不可磨灭的诸多影像，

自然也写下心灵的欢愉与疼痛。每当我用文字和

自己对话谈心的时候，我的内心便感到了一种宽

慰。我看着它们在眼前精灵一般地舞之蹈之，生长

成我满意的模样，然后长长地嘘一口气，按住激

荡，复归宁静。

我想，这便是一种抵达，自然的，或者是命定

的，无论是什么形式，我都会暗暗窃喜。


